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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西瓜的男人和他的儿子
东方亦鸣

天气一天热过一天，凤城的大街小
巷时不时就能碰着一个开着银灰色小
货车卖西瓜的瓜农 ， 多是来自百十里
外的亳州一带。 他们把车子停在路口，
车厢里堆满青翠欲滴的西瓜 ， 很是招
眼。 他们往往没有固定的售卖点，今天
这里停停，明天那里停停 ，摊位像一尾
随波流动的小船一样充满了不确定
性。

那天中午下班 ， 我就看见了小区
大门外一个卖西瓜的摊位 。 老板是个
五十岁上下的男子 ， 他头顶着白花花
的太阳守在摊位前 ， 脚边放个硕大的
塑料水杯。

“西瓜怎么卖？ ”我立住脚随口问。
“两块。 ”他说，“自家种的 8424，不

甜不要钱。 ”
“贵了呀！ ”其实我并不知行情，随

口一说罢了。
“不贵，吃了你就知道了。 ”他一脸

的坦诚。
我挑了一个大的，他放到电子秤上

称了称， 说：“24 块 6， 零头不要了，给
24！ ”

午饭时将西瓜切开， 瓜瓤鲜红，吃
到嘴里真的很甜。 妻子问多少钱一斤买
的，我说两块。 妻子连连点头，说不贵！

我便对那卖瓜的中年男人生出了

些许信任感。
后面的两天进出小区没有再见到

他。 周六的半上午我从外面回家，远远
就看见他笑着冲我点头。 我就又立住脚
跟他打招呼：“你的瓜真不错，甜 ，价格
也公道！ ”

“自家种的，不值钱 ，”他问 ，“还来
一个吗？ ”

“来个大的。 ”我说。
他熟练地挑瓜，上秤。 这时我看见

摊位旁边的一个小男孩，正趴在矮凳子
上写作业。 我扭脸看了一眼，是小学三
年级的作业，因为我儿子也念三年级。

“爸爸，这题我不会。 ”小男孩拿着
作业过去问他。

我付过钱，中年男人抓过作业看几
眼，挠挠额前的乱发，说：“我也不会啊，
我要是会做也不卖西瓜了呀！ ”他自嘲
地呵呵笑着。

“我看看！ ”我顺手接过小男孩的作
业。 那道题确实有些难度，好在前几天
我给我儿子讲过，所以还记得。 我便放
下西瓜，仔细地给他讲起来。 小男孩很
聪明，我才讲到一半，他就“哦”一声，茅
塞顿开地说：“我会了！ 我会了！ ”

他一脸感激地冲我笑。
“这是你儿子？ ”
“是，今天星期六，就跟我一起来卖

西瓜了。 ”
“天热，孩子跟着晒一天受罪啊。 ”
“没办法，老人年纪大了，在家没人

带。 ”
简单几句对话后，我没再问别的。
那天， 妻子一早带儿子回了娘家，

中午我一个人在家懒得做饭，索性切开
西瓜用勺子挖着吃，管饱又管渴。 确实
是好瓜，真甜。 午后美美地睡一觉，下午
半天我就待在书房里写一份稿子，半天
也没出门。

傍晚 ，妻子领着儿子回来 ，手里也
提着一个西瓜。 我问她在哪买的，她说
就在小区外。

“是不是一个中年男人带个小男
孩？ ”我又问。

“对呀”儿子抢着说，“他叫唐子轩，
也上三年级，我还看了他的漫画书呢！ ”

妻子看见桌子上吃剩的西瓜皮，问
我：“你也买了瓜？ ”

我说：“一个西瓜吃了一天，省得我
做饭了。 ”

妻子说 ：“难怪那个卖瓜的说你也
买了瓜，我就纳闷，他怎么知道我俩是
一家的呢！ ”

妻子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蹊跷。
晚饭时儿子问我：“爸爸，唐子轩明

天还来卖西瓜吗？ ”

“唐子轩，哦，”我想了想说 ，“也许
还会来吧。 ”

儿子说 ：“我想把我最喜欢的雪糕
送一根给他可以吗？ ”

“可以啊！ ”我说。
“那我能让他来我家玩吗？ ”儿子又

问。
“先送个雪糕再说吧 ，还不知道人

家接不接受呢。 ”妻子对儿子说。
第二天近午 ， 妻子带儿子下楼买

菜， 儿子特意从冰箱里拿了一根雪糕，
冲着我嘿嘿笑，一脸的心照不宣。

没几分钟 ，我听见有人敲门 ，开门
一看是儿子回来了，手里提着那根没送
出去的雪糕。

我问：“怎么了，人家没要？ ”
儿子丢下雪糕，嘴巴一撇说：“他没

来，他爸爸也没来，卖西瓜位置被人家
占了。 ”

我安慰儿子说：“没关系，也许明天
他就会来的。 ”

儿子问 ： “明天星期一他不上学
吗？ ”

我又说：“那下个周末，他总会再来
的。 ”

儿子问：“下个周末，你确定吗？ ”
我不敢回答儿子是确定还是不确

定，却只能这样安慰他。

潺水翠竹端阳酒
徐承科

畈区的绿树浓烟，点缀着茵茵幼草，小桥流水，弯弯曲曲的河道时
隐时现，清澈见底的水流随处可见，诗情画意令人心旷神怡，情思欲飞。

在河床拐弯的地方有无数景色秀丽的村落， 农舍后边生长着墨绿
挺直的翠竹。时值端阳，新笋破土，先发的嫩竹泛着油绿，使我情不自禁
低吟着郑板桥的诗句：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下年更有新
生者，千丈龙孙绕凤池。

端午前夕，去小镇赶集途中，见家家户户门楣上插标草、艾蒿寓示吉
祥如意，每个村里飘散出熟粽子的香味，还有那饮而不醉的雄黄酒……
此处虽没有赛龙舟的传统，近年来的端阳节又平添了新的内容，拿一双
碗筷，斟一杯醇香四溢的美酒，泼洒桌面，为在外打工不能归来的游子
祝福、祈祷。

赶集归来遇友人，我们沿淮河大堤缓缓而行，边走边叙。 她刚从浦
东打工回来。谈到外地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感触良多。由于文化水
平低，她只能在厂里出劳力，同去的很多人都在车间操作。 外地很注重
学识技能，最近她辞了工作，在海边钓龙虾，风吹日晒，比较辛苦。 后来
她问到我的孩子们学习如何，我只得愧疚地回答，文科还可以，理科不
理想。她意味深长地道，要抓紧督促孩子们好好读书，学好本领，长大了
才能适应各种环境。

可怜天下父母心， 督促孩子们勤奋用功是每个家长责无旁贷的重
任。 在端午节前夕，我想了很深很远，最吸引我思绪的还是路旁那亭亭
玉立的翠竹和脚下潺流不息的河水，翠竹象征茁壮成长的下一代，父辈
们如同不停浇灌的清溪水，但愿孩子们后来者居上，突破新竹高于旧竹
枝的高度。

端午菜市的独特况味
廉彩红

端午节充满了烟火气息，菜市场是烟火气最浓的地方。
端午节前，大大小小的菜市场里，人流如织，摊贩林立。熙熙攘攘的

人群里，充满了嘈杂的声音：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及人们挑选菜品的讨
论声、剁肉声、微信收款声、熟人之间的招呼声：“来，来，这边糯米好。 ”
“瞧，那里有卖香包的。”“卖香包的老奶奶可是这市场的老人儿了，年年
端午她都来， 我年年买。 我和我妹妹的几个孩子都是戴她的香包长大
的。 ”

这些声音此起彼伏在菜市场上空热烈地回响着， 仿佛奏响了一曲
交响乐，端午节的仪式感也被人们的热情拉得满满的。

白生生的糯米堆满尖儿， 浅黄色的粽叶捆扎成堆， 蜜枣润着一层
蜜，静静地躺放在容器里，等着人们挑选，为这“人间烟火”画卷画上一
笔富有生机的色彩。如今的人们讲究饮食多样化，粽子里也喜欢包些花
生、绿豆、红豆啥的，于是，这些也成了端午节菜市场的重要卖点。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这边也有人制作肉粽子，不过，他们不卖。几
年前，我在一个朋友那里吃到过，味道还可以，我吃不惯而已。菜市场上
卖甜粽子的多，一盆盆，列席待售。“吃了粽子的端午节才是完整的端午
节，”正挑选粽子的一个老太太说道，“平时我们家都不爱吃这个，但这
不是要过端午嘛，粽子可不能少。 ”

一个老人，颤巍巍地守着一地粽叶，他说想趁着节日挣个零花钱。
他卖的粽叶厚实且韧性足，是包粽子的绝佳材料，他摆开没一会儿，就
被人们抢购一空。 老人拿着卖粽叶的钱，也去买了糯米和蜜枣，说自己
回家包粽子。“端午节咋能少了粽子呢？”他说，语气里都是轻松和愉悦。

端午在国人的心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端午节特有的食物，就是纪
念传统节日最重要的仪式，这物化的民族情结落入俗常生活里，焕发出
勃勃生机。

菜市场里的松花蛋或咸蛋，少了品牌包装，但物美价廉，货好新鲜。
看到咸鸭蛋，就不免想到汪曾祺的《端午的鸭蛋》，他对家乡的咸鸭蛋那
么自豪和骄傲，在他的如椽大笔下，一个普普通通的咸鸭蛋诱惑得众多
读者涎水直流，成为人们心头的白月光。而我也要为我家乡的五里源的
咸鸭蛋和松花蛋自豪一番，它们是由散养的稻田鸭下的鸭蛋为原料，用
甘甜清醇的地下水，和着山柴灰、土碱等配料成为包裹之泥制作而成。
蛋清透亮似墨玉，松花柏枝“入画”来。它不但形态优美，且味道鲜美，口
感醇香，余味萦绕。它是端午节一道小小的下饭菜，滚着泥巴，迎来仪式
感。食物，尤其是有着传统底蕴的食物，有时候享用的不只是味道，还有
文化内涵和人文气息所赋予的特殊感情。

几辆小三轮车扎堆卖粽叶。 有捆绑成束的，也有散漫堆在车上的，
粽草正面深绿，背面灰绿，散发出独特的香气。 挑选好粽叶的人们扫码
付钱，笑盈盈地拿着一束粽叶往家走。 遇见熟人，不待人家问，赶紧推
荐：“去那家买，粽叶粗壮高直，新鲜好闻。 ”把美好推荐出去，是彼此间
的关爱和熟络，是老百姓增进感情的方式。

从菜市场出来的人们，双手提满了东西：粽叶、粽子、糯米、红豆、绿
豆、咸鸭蛋、豆角、茄子、肉……各自回到自己家中的厨房，用最淳朴的
烟火味，烹绘出端午节的独特况味。

圆蒲扇儿
张光恒

圆蒲扇，又叫芭蕉扇，实际上是由
棕榈树的叶子制作而成的。

制作时，匠人们沿着圆圆的叶子边
缘，裁剪去刺角，再在边缘处，用软篾片
包住，用细线缝起来，这样就牢固结实
了，防止了破边。 最后再把棕榈叶的叶
柄，打削光滑，留存 １0 厘米左右，做扇
子的把，这样，一把圆蒲扇儿就成了。

扇子在农村， 一物可当数物使用。
夏天，乡人既用它扇风祛暑，又用它扑打
蚊虫，免遭蚊子吸血的痒痛，是夏日纳凉
时必备之品。 晴天， 在火热的大太阳底
下，把它放在头顶，能遮避毒阳；而雨天，
把它顶在头顶，又能做雨伞挡雨使用。四
处闲逛的老农，走到哪儿，就随手把扇子
放在石头上垫屁股，当坐垫用，既隔热，
又不脏裤子，实在实用得很。

旧时，酷热的夏日，大人们日里夜
里，吃饭休憩，几乎人手一把圆蒲扇。骄
阳地里， 乡邻往往把蒲扇顶在头上，遮
住毒毒的日光， 慌慌地跑到树荫地里，
大声说：“二叔，吃过了？ ”手里的蒲扇急
急扇几下，然后，伸到后背上，用扇子刮
下满背的汗珠子， 成溜地摔到地上，再
在发痒的后背上， 用扇子使劲挠挠，这
个时候，蒲扇又成了手巾和痒痒挠。 而
到了晚上，做母亲的，呱嗒呱嗒地用蒲
扇，扑打着孩子身边的蚊虫，扇起阵阵
清凉的风，让孩子在天上繁星下，甜甜
地睡去，让人长大后，不能忘怀一柄普
通的圆蒲扇， 承载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难以割舍的童年乡情。

小小的蒲扇，是市井人的随手常用
之物，拥有完全出于实际需要，但是，有
些东西 , 却超出了扇子实际使用的范
围。 “扇子有风，拿在手中，朋友来借，等

到寒冬”“六月天气热， 扇子借不得，谁
说好朋友，你热我也热”，算是有关扇子
的、民间集体创作的打油诗，诙谐风趣，
当属乡间俚语文化； 而 《晋书·王羲之
转》中，记载的王羲之欣然为老妇题扇
的故事、唐代张彦远《历史名画记》中有
记载曹孟德之主簿杨修与魏太祖“画扇
误点成蛇”的公案，应是历史名人的扇
子轶事。 这里，那些扇子绝对是竹骨纸
面的镂金香折扇而不是蒲扇了。而古诗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里
的轻罗小扇，又多少折射出了宫中失宠
女子的无奈与辛酸。

济公手中看似不值一文的烂蒲扇
儿，却是佛中至宝，可呼风唤雨、点石成
金 ，让济公明里癫狂实则佛 ，而 《桃花
扇》剧目，溅在爱情信物———扇子上的
斑斑血痕，被画成了鲜艳的桃花，成就
了爱情的绝唱。 至于在扇子上题诗作
赋、留下风流佳话的，既有倜傥的唐寅
等文人大腕， 也有村儒秀才等草根百
姓， 共同把扇子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
精彩纷呈，可谓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
绝佳融合。

扇子， 也是戏中人物的得手道具，
恶人或武夫，手拿折扇，大力扇向肚腹，
尽显飞扬跋扈与不可一世；而文弱书生
等性情中人，手拿折扇，轻摇慢晃，扇向
头脸，表现的却是潇洒姿态、曼妙风情。
而让人在头顶打了大扇的， 该是可恶
的、 想显摆的皇帝老儿或达官贵人了。
看看，假设没有了这扇子道具，唱戏肯
定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味道。

想一想，任何东西，一旦到了不同
人的手中，也能成为暴露其“人性”的真
实的“道具”，此言果真不虚。

挂在墙上的粽子
马明建

端午节到了，满大街上都是卖粽子
的，别人看到粽子，心中涌起的是欢喜，
而我看到粽子，心中却只有愧疚……

那年端午节前一天， 集市上逢集，
父亲给我拿了十块钱，让我去买过端午
节用的东西。 “咱家今年手头拮据，就这
十块钱过这个端午节， 你自己掂量着
买。 ”临走时，父亲说。

我先买了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又
来到一个肉铺前准备买肉。 “我要三块
钱的肉。”我对肉贩说。肉贩拿起一个大
砍刀，顺手在肉片上一割，用秤钩挂住
一称， 大大咧咧地对我说：“不多不少，
刚好三元。 ”说完，用报纸一包递给我。
我从身上拿出来不知道是谁找回来的
五块钱递给肉贩。 肉贩拿起钱，用手捻
了捻钱的一角，又把钱对着太阳眯着眼
睛瞧了又瞧，终于说：“学生，你这个五
元钱是假的，不能用！ ”“不会吧？ ”我不
敢相信。 “这段时间假币流行，好多人像
你一样被别人找了假币。 这不，我这里
还有一张。 ”肉贩说完，从口袋里拿出一
张五元钱来。那个五元钱外观和真钱非
常像，只是有点苍白。

我见状当时傻了眼，老天爷！ 我收
了假币，粽子还没买，就这样回去还不
被父亲骂得狗血淋头。 想了想，我决定
赌一把，别人骗我，我为什么不可以骗
一下别人？我打算用这个假五元钱去买
粽子。

一边走我一边想，这段时间假币流
行，很多人知道，我这张假五块钱要想
花出去，必须找一个老人，他们眼花耳
聋，辨别不出来真假。

我在集市上来回转悠，终于看到一
个卖粽子的老太太。她看样子有七十多
岁，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身边有一
个小小的竹筐，里面放着不少粽子。 我

走过去，小心翼翼地蹲下来问她：“老太
太，粽子多少钱一个？”“一毛。”“我要十
个！”我一边说着从口袋里拿出来那个假
五块，心里忐忑不安。老太太开始拣起粽
子来， 她用那双布满皱纹的手把十个粽
子绑在一起递给我。 “这是五元！ ”我说
着，嘴里直打哆嗦，心中更加忐忑。 老太
太接过钱，看也没看，放进口袋里，然后
从身边的布包里拿出她的零钱开始数：
“一毛，两毛，三毛……”她一边数着，我
在一边心跳加速，只怕她中途“变卦”！

还好， 她终于数够了四十张递给
我，我拿着粽子和四十张一毛钱，飞快
地窜到人群中。

回家后我兴高采烈地把这件事告
诉父亲。按我的想法，我如此“聪明”，把
收来的假币又花了出去，父亲一定会夸
奖我，没想到父亲顿时变了脸色：“你用
假钱去坑一个老太太，是不是还自以为
聪明？ 你就不怕坏良心？ ”“可是我也是
受害者，为什么只允许别人坑我，我就
不能坑别人？ ”我据理力争。 “即便你被
别人坑了也不应该坑别人！ ”父亲严厉
起来，“你现在快去把钱还给老太太，要
不然你坑来的这些‘不义’粽子明天谁
也不准吃！ ”

我听到父亲的话后返回了集市。 可
是，我却没看到老太太。 而那个端午节
我们一家人都没能吃上粽子，那些“不
义” 粽子被父亲挂在厨房的后墙上，不
允许我们任何人吃。

后来我又去集市上找过几次老太
太，最终没能找到她，而那些“不义”粽
子变质后被父亲扔掉了。

对于父亲的做法，小时候我不太理
解， 直到长大后我才知道父亲是在用
“不义”粽子教育我，凡是用不正当手段
得到的东西，任何时候都不配拥有！

端午的简洁之美
清 秋

阳台上纱窗破了几处， 正巧楼下传来有
修理纱窗的叫声，于是请师傅上来看看。修纱
窗的师傅带着工具和材料， 在楼道里三下五
除二就将旧的撤下换上了新的。 年逾五旬的
我嘴里说着现在的节奏真快， 心思却忽然回
到了儿时，想起母亲和绿纱窗的故事。

那时家里住的是平房，每年端午前后，母
亲总要给所有的门窗都换上新纱窗。 村里只
有一家小百货商店，几米的回形铺面，堆放着
从针头线脑到酱油醋等一系列杂物。 母亲挑
的是细密的绿色窗纱，售货员拿尺量着，我便
托着量好的那部分， 绿茵茵的凉意从柜台上
流泻了下来。

我家的纱窗是老式钢筋的，可以拆卸。母
亲引了绿色的线，裹了白色的布边，将纱缝得
很是亮丽。我和大哥的屋子非常简洁，雪白的
墙，米黄色的床单，绿纱窗牵引着大朵大朵的
云飘进来，天蓝得让人心醉。

如果白天是用来感受的，那么夜晚则无
疑归属于沉思 。 我把台灯的光打到纱窗上
去 ，照见了无数的飞蛾 ，向往光明的狂热使
他们忽略了潜在的危险。一只硕大的红蜻蜓
就在窗棂上 ，通体亮红 ，宛若娇艳的荷花亭
亭玉立在无边的荷叶当中，她舞动着轻薄的

翼旋转于这片绿色区域。满怀欣喜地看着她
飞 ，我知道白天她是不会来的 ：白天虽然有
序 ，却没有属于她自己的舞台 ；黑夜虽然广
漠无边，却可听见自己舞动的声音。

也许是受小时候生活印象的影响，长大
后无论走到哪里 ， 我都喜欢住有阔大窗
户 、阳光充足的屋子 ，当然也没有再看到
那么美的红蜻蜓 ， 甚而连蜻蜓都少见了 。
穿堂的风呼啦啦而来 ，呼啦啦而去 。 每个
月总要抽出些时间 ， 要坐在穿堂风中 ，看
天蓝得像海 ，没有一丝杂质 ，看光线一点
一点淡下去 ，看墨蓝的夜浮升上来 ，看时
光悠悠逝去……这些爱恋都是源自童年那
些难得的宁静与亮丽时刻 。 感谢母亲给了
我那么多简洁的美感 ， 让我在儿时就领悟
了至简归于平淡的自然法则 。 生活中少了
浮华与伪饰 ， 异常快捷地提炼出最有意义
与价值的“善”的部分。 一个人沉思时，我觉
得自己就是那只找到舞台的红蜻蜓 ， 在空
旷中清晰地听到自己舞动的声音 。 后来我
慢慢明白，这种感觉就叫幸福。

如今再也少见红蜻蜓， 绿纱窗也成了记
忆中的物件，你们为什么那么美，让我时至今
日依然怀念不停？

烈日下的角逐 刘传君 摄

父爱是瓶醇酿酒
汪 志

几年前 ， 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女
儿，一进家门就喜上眉梢地跟我说道：“爸
爸， 公开选拔干部已经进入公示阶段，我
也在列。 ”我在恭贺女儿的同时，从卧室柜
子一个旧信封里拿出了一支半截铅笔递
到了女儿手中：“这是我入党那年，你爷爷
给我的……”

由于我小时候调皮淘气不听话， 父亲
对我严加管教， 而那时的我以为父亲的这
种管教是跟自己过不去， 就对父亲心存芥
蒂， 以至于我长大到几千里的外地参加工
作后，都很少跟父亲联系，直到自己当了父
亲后，我才对父亲有了全新的理解。

记得女儿两岁那年，我回到了老家，这
次距离我上次见到父亲已过去六七年，60
多岁的老父亲不仅看上去更加苍老， 骨瘦
如柴，而且背驼了。 吃晚饭时，母亲盛上来
了我儿时在家最爱吃的黄鳝、 青豆炒辣椒
等菜肴并告诉我，这些菜都是你父亲炒的，
黄鳝也是他步行好几公里去镇上买的。 这
时父亲打开一瓶酒要陪我喝酒，长这么大，
这还是父亲第一次陪我喝酒。那一刻，我突
然感觉父亲是那样的慈祥，和蔼可亲……

吃饭喝酒时，父亲忽然握住我的手，说

道：“娃子，都怪我不识字，那时对你管教方
式不得当，现在向你道歉。 ”此刻，我分明
看见父亲的两眼含着泪花， 我赶紧扶着父
亲的手说：“都怪我小时候不听话， 惹您生
气了。之前心里对您有怨恨，我现向您赔不
是。 ” 一旁的二哥对我说：“严父慈母。 你
呀，小时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要不是父
亲严加管教，你能考上大学？ ”二哥的话所
言极是。

记得在老家住的那几天里， 父亲和我
天天聊天。 有一次，在聊天中，父亲得知我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好几年都没有被批准
入党后。 他不动声色地从一个旧信封里拿
出半截带橡皮擦的彩色铅笔，交到我手里：
“还记得吗？ ”我点了点头……

那是 20 世纪 70 年代， 我在村里上小
学。一天，我跟在大队部当支部书记的父亲

说，马上要期终考试了，想要一支带橡皮擦
的铅笔， 那个年代的橡皮铅笔非常时髦和
紧缺。想不到几天后，父亲给我拿来一支带
橡皮擦的铅笔，同学们争相观看和羡慕。可
几个月后， 父亲受到严厉批评和相应的纪
律处分。原来，我要的这支橡皮铅笔是父亲
从大队部经费中私下帮我购买的， 被人告
发，父亲向组织如实承认了买铅笔的事。尽
管当时橡皮铅笔只有一毛钱， 但一毛钱也
是公家的。 于是父亲将我那支没用完的半
截铅笔要了回去，一直保存。

父亲看着半截铅笔说：“真正的共产党
员是不会这样占‘公家’便宜的。 ”我在工
作中也曾犯过小错误， 当再次递交入党申
请书时，我如实向党组织进行了思想汇报，
并将父亲半截铅笔的教训也写了进去，想
不到，来年的“七一”，上级党组织一致通过

我为预备党员。
如今，我入党近 30 年，先后在五个地

方工作生活过，干过企业销售科长，当过企
业厂长， 在一家央企做了数年中层管理人
员，但我一直将父亲的半截铅笔带在身边，
时时提醒自己，要以身作则，任何时候都不
能做有损集体的事。 六年前我又把这半截
铅笔传给了我的女儿。

虽然父亲犯过一点小错误， 但他敢于
认错并及时改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品质，
也让我们引以为戒。其实，生活中的父亲很
乐于助人，村里谁家遇到困难，父亲都会义
务帮忙……父亲的助人为乐也影响了家里
的后人， 女儿在上海读大学时先后捐助了
好几位困难同学。作为一名党员，我先后捐
款捐物 30 多次。而如今我已是两个孩子的
父亲， 作为一名父亲一定要给子女传播好
的家风，这样的父爱才绵长。

六月，最特别的一天，父亲节。 六月，
最温暖的节日 ，父亲节 。 六月的天 ，如父
爱一样炽热 ， 六月的风 ， 如父爱一样安
静 。 父爱其实很简单 ，它像白酒 ，辛辣而
热烈 ，让人醉在其中 ，更是一瓶醇酿酒 ，
越品越香……

心香一瓣

往事随想


